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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9_E4_BA_BA_E7_c107_213222.htm 老外侃中国--我只

过人的生活？转摘：郭莹，英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作

为专栏作家，为新加坡、欧洲及中国内地、港台数十家媒体

报道西方世界。 下文即摘自该书。埃瑞克【挪威】口述，郭

莹撰稿。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

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

。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

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

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s

it going？”“Oh，its just‘taimafan！’”（“你今天怎样？

我今天太麻烦了。”）留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

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

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

们、姐们扎堆解解闷，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

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

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

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

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

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

个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

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

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

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



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

、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

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

（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

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

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

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

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

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

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

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

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

去白宫作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

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 安

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

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

拉琴卖艺，与他作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

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

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

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

地回应：“还行。”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

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

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

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

”。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

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



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

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

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

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

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

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

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

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

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

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

。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为白领、洋楼放弃

天伦之乐是残酷的人生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

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

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

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

职业、职位、收入、官阶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

方社会过分多了。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

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

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

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

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

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

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

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

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



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

，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

水和小洋楼⋯⋯”周围西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

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

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拼，已四年没见过女儿

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

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

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

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

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

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

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

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

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

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

？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

蹈家、自由教师，还有自由护士、自由译者、自由教练等，

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

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

内地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

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

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

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

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

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

：“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



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是比在本国高出一、二倍。这么好

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国人答：“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

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香

港一间机构打算请一位英国大学者来港工作，该学究目前隐

居法国乡间当农夫种葡萄卖。港方开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

婉拒后，港方随即将薪水提高一个档次，又再次被回绝。此

公每拒绝一次后，港方就将俸禄再升一个高度，经两个回合

的拉据，最后蹿升到200万港币的年薪。但那位英国学者就是

舍不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他经营

葡萄园虽只能过极简朴的生活，若想上馆子、买衣服都得周

密筹划，不能随便乱花一个铜板。这情景使港人转不过弯来

，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襟见肘，那为何面对百万合同，居

然不受诱惑仍蛰居农舍。英国隐士的回答是：“我不感兴趣

挣大钱。”对此，华人朋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挣一

年的钱也就成百万富翁了。”此公对中国人动辄以金钱为诱

饵的态度甚反感。一位香港武侠畅销书作家寄来张空白支票

与他，望这位汉学大师将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允诺空白支

票就是请大师随意开天价。英国学者当即恼怒地将支票撕烂

，斥责这是对其学术的侮辱及对其人格的贬低。 一位在纽约

华尔街附近一间餐馆打工的中国MBA留学生，一晚对着餐馆

大厨再次老生常谈地发誓说：“看着吧，总有一朝我会打入

华尔街去。”大厨侧过脸来好奇地询问他：“你毕业后有什

么设想？”中国MBA利落地应声道：“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

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厨又说：“我没

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

。”MBA一时语塞起来。大厨叹口气嘟囔道：“要是经济继



续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中国MBA差点

惊了个跟头，他觉得不是大厨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

听，眼前这位自己一向视为低一头的大老粗，跟银行家岂能

扯得上。大厨盯着惊呆了的MBA解释说：“我以前就在华尔

街的银行里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午夜后

才回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生涯。我年青的时候就喜

爱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

花怒放。一次午夜二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

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

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

机会为众人献艺。”这样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外

，因为中国人对成功、失败、快乐、悲哀有比较概念化的一

统模式。说得言重一些，就是活着挣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

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显耀的面子。对西方人来说，则更看中体

现个人特性和自我价值的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干了两年律

师后突然决定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瑞典

按摩术，日后更成为一名职业按摩女郎。在西方无论从事什

么职业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干事业的兴趣和自在愉

快。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其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与别人

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通过其他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

。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越

来越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 出国留学移民教

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

日本,新西兰 老外侃中国--我只过人的生活？转摘：郭莹，英

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作为专栏作家，为新加坡、欧洲

及中国内地、港台数十家媒体报道西方世界。 下文即摘自该



书。埃瑞克【挪威】口述，郭莹撰稿。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

，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

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

“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

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

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s it going？”“Oh，its just

‘taimafan！’”（“你今天怎样？我今天太麻烦了。”）留

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

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

，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姐们扎堆解解闷，与

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

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

。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

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

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

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

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

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

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

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

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

，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

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

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

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

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



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

”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

’，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

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

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

的请柬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作客的确是难得的

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

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 安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读

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

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作伴的还

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

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

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

“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这本

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

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

，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

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

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

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

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

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

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

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

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

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



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

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

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

取。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

是低俗的心态。 为白领、洋楼放弃天伦之乐是残酷的人生来

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

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

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

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

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 一位走

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

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

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

。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

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

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

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

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

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

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

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周围西

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

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

漂泊异乡打拼，已四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

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



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

，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

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

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

、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

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

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

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

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

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蹈家、自由教师，还有自

由护士、自由译者、自由教练等，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

，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

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内地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

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

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

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

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

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

。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

，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

是比在本国高出一、二倍。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

国人答：“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

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香港一间机构打算请一位英

国大学者来港工作，该学究目前隐居法国乡间当农夫种葡萄

卖。港方开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婉拒后，港方随即将薪水

提高一个档次，又再次被回绝。此公每拒绝一次后，港方就



将俸禄再升一个高度，经两个回合的拉据，最后蹿升到200万

港币的年薪。但那位英国学者就是舍不得“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他经营葡萄园虽只能过极简朴的

生活，若想上馆子、买衣服都得周密筹划，不能随便乱花一

个铜板。这情景使港人转不过弯来，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

襟见肘，那为何面对百万合同，居然不受诱惑仍蛰居农舍。

英国隐士的回答是：“我不感兴趣挣大钱。”对此，华人朋

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挣一年的钱也就成百万富翁了

。”此公对中国人动辄以金钱为诱饵的态度甚反感。一位香

港武侠畅销书作家寄来张空白支票与他，望这位汉学大师将

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允诺空白支票就是请大师随意开天价

。英国学者当即恼怒地将支票撕烂，斥责这是对其学术的侮

辱及对其人格的贬低。 一位在纽约华尔街附近一间餐馆打工

的中国MBA留学生，一晚对着餐馆大厨再次老生常谈地发誓

说：“看着吧，总有一朝我会打入华尔街去。”大厨侧过脸

来好奇地询问他：“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中国MBA利落

地应声道：“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就

都有保障了。”大厨又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

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MBA一时语塞起来。

大厨叹口气嘟囔道：“要是经济继续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

好去当银行家了。”中国MBA差点惊了个跟头，他觉得不是

大厨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听，眼前这位自己一向视

为低一头的大老粗，跟银行家岂能扯得上。大厨盯着惊呆了

的MBA解释说：“我以前就在华尔街的银行里上班，日出而

做，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午夜后才回家门，我终于厌烦了

这种劳苦生涯。我年青的时候就喜爱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



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二点多

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

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

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这样

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中国人对成功、失

败、快乐、悲哀有比较概念化的一统模式。说得言重一些，

就是活着挣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显耀的

面子。对西方人来说，则更看中体现个人特性和自我价值的

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干了两年律师后突然决定放弃如日中

天的事业，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瑞典按摩术，日后更成为一名

职业按摩女郎。在西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无高低贵贱之分

，强调的是干事业的兴趣和自在愉快。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

现，其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与别人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通

过其他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

，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越来越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

难得的人生境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